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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好友林子拉着我们到近郊露营。下了中兴大道的
立交桥，眼前是大片的山林和绿油油的农田，车上的人不约
而同大呼小叫：“看，好美哟！”

我们就近选择一处相对平整的地面作为营地，男士负责
搭帐篷、搭灶，女士负责准备食物，生火做饭。大家先将帐
篷天幕、折叠桌椅、氛围灯一一展开，然后开始围炉煮茶。林
子手捧一杯咖啡，仰望天空沉思，有人则扛着装备跑到河边开
始垂钓。林子的表弟则捧着手机在单位工作群里发告示：“各
位领导同事，本人已经进入露营地，未来48小时失联，手机没
信号！没信号！”他的女友在一旁拍图发圈开始自我调侃：“如
果没人疼你，就来露营爬山吧，那样浑身又疼又爽。”

不一会功夫，像是约好了似的，附近空地上，十几顶帐篷
像雨后的蘑菇，全部冒了出来，仿佛是草原上的蒙古包。河岸
东侧草地上站满了人，乍一看，装备虽然不同，但快乐是一样
的，他们身体直立，仰起下巴颏，望着天空，双手停留在轮轴
上，不时发力，原来是在放风筝。西边河滩的空地上有人支起
了烧烤架，一群人撸着串儿聊天，有的人甚至涮起了火锅，拎
瓶啤酒对嘴喝。旁边有人忘带切菜的工具，那边立马有人送
来了多功能户外刀。

林子如今是个露营热爱者。前段时间，他状态特别差，
下班回家后就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不想和别人说话。年前，
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接触到户外，不仅有来自绿野仙踪的清
新的风，更有不知道名字的昆虫、鱼儿，还有日月星辰，他
的世界开始变得广阔而不同。从房间跨到野外的一小步，却
是他人生的一大步：在慈悲、广大的自然面前，人生中的很
多事都不是事。

户外露营，似乎只是一人一桌一凳一壶一书，似乎只是
走入林间，闻露水、泥土、树叶混合的清香；漫步河滩，似
乎只是感受绚丽花草的繁盛能量；其实，它是向大自然敞开
怀抱，向天地打开自我，让自己走向另一片空间，获得一个
新的自己。

􀳁 边走边看

一小步与一大步
吴新生

枇杷成熟的时节，怀念当年那棵枇
杷树。

发现树缘于跟踪一条狗。
那是条大黄狗，皮毛灿烂，雄猛高

大，威风凛凛。
我那时十岁出头，迷恋一本童书。书

里的狗有许多惊险的故事，激动着我想
入非非。我期望这条大黄狗也能复制出
若干引人入胜的情节，能让我童年的生
活有些趣味。

数日下来，毫无建树，它看来是条徒
有其表、无所事事的懒狗。最让我绝望的
是：它居然钻进了一简易的茅厕，屁股一
撅，干起了吃屎的勾当。我充满了鄙夷与
恼怒，骂了句：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气
得捡起石块砸，撵着它跑过了一片树林。

林子在校园僻静处，林子后有一棵枇
杷树，悄然在这人迹罕至的角落，像一把
撑开的绿伞亭亭而立，后面是一堵还算结
实的墙。

让人喜出望外的
是，不多的枝枝桠桠
上，竟悬着几挂黄澄澄
的果实。

狗已逃得无影无
踪，我一屁股坐在树
下，看初夏的阳光透过
不太密匝的树叶，斑斑
点点地洒落下来，感觉
就像阿里巴巴发现了堆
满财富的山洞。我痴痴
地想：这树怎么长到这
里来了？是若干年前一
次有心的栽植？还是墙
外有人吃完枇杷后，把
果核无意地抛扔？无论
如何，此时此刻唯有我这个擅自闯入者在
此树下，有点不知羞耻地想独享其成。

没有人工修剪的枇杷树，尽管有可能
天生是一颗高贵的种子，果子吃起来还是
有点酸涩，水分也不是那么丰富，但这并
不妨碍我一连吃了五个。

我咂着嘴，在树下小憩，有一种占了
很大便宜的心满意足。

对面十几米处有一间早已废弃的破房
子，里面黑洞洞的，透发出一股霉味；房
顶上，瓦松瑟瑟，长一枝、短一枝，无精
打采地稀拉着。一只白脚猫悄悄地在黑瓦
上踱步，它走走就停下来了，用有点发绿
的眼睛紧盯着我。

看得出，它的眼光有些敌意。这是它
的地盘，我怎么说也是个来路不明的

“侵犯者”。
我不在乎这只猫的感受，它能把我怎么

着？真不如狗，连发出叫声的勇气都没有。
它很无奈，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嗖”

地一下就没了踪影。
以后再也没有看见它了。

这棵树的发现并拥
有使我无聊的生活充盈
着喜悦与快乐，我隔三
差五都要去流连忘返一
番，夏秋冬春不曾缺失。

我曾在大雨将至时
来到树下，看着豆大的
雨点猛烈敲击着坚硬的
叶子，溅起一片白雾，
声音就像急促的鼓点。
草丛里，夏虫的吟唱高
低有韵，不知疲倦。一
只蜻蜓闻声飞过来，落

在狗尾巴草的顶上。草不能承受其重，颤
颤地弯下了腰。雪后初晴，树叶上积满了
雪，阳光下很晶莹；地表的雪则松软，只
有我的脚印很规则地绕树三圈。

枇杷树也开花，白白的，花芯没有那
么鲜妍、艳丽；不能招蜂惹蝶，默默地绽
放着，时候到了就结成一个个青青的果
子，直到成熟。

一个孤独的孩子，很寂寞地看着这一
过程，陡生出一些人生的领悟以及烦恼。

实在是无所事事了，我就用吃剩的枇
杷皮来引诱蚂蚁。

只要把皮放在一只偶尔路过的蚂蚁面
前，它就会马上掉头，打道回府。一会
儿，从某一角落里走出了一只、两只……
最终形成了浩浩荡荡的蚂蚁方阵，几个头
颅、身躯大一倍的蚂蚁居于其间，俨然是

“领导”一类。我看着它们簇拥着战利品，
想象着它们的喜悦；然后又恶作剧地把枇

杷皮移至两米以外，检验蚂蚁是否有什么
特殊的功能。

这微贱的生命很执着，两米的距离于
它们而言就是遥遥的路程了，它们居然能
够不屈不挠，从头再来，失而复得，让我
产生了由衷的敬佩。

我还用一块枇杷皮引诱过三个洞穴里
的蚂蚁，意在导演一场“三国演义”，看看
蚂蚁大战的场面。这种歹毒的挑拨离间恐
怕只有人才能做出来，让我颇为失望的
是，它们三家见面后并没有大动干戈，一
家抬了就走，另两家则和和气气地原路折
回。真不知它们之间达成了什么“协议”。

难道 它 们 深 谙 了 人 世 间 的 “ 中 庸
之道”？

有位著名作家回忆他小时候能在一窝
蚂蚁旁边蹲整整一天，看那些小东西出出
进进。

而我的这一过程最多只有一个小时。
俗话说：三岁看老。这或许是一个

文学大师与一个文学爱好者在初始阶段
的区别。

枇杷树在一旁看着，枝叶在絮絮低
语，它是在发表意见吗？

一年了，它不可阻挡地长高长大，终
于高出了墙头尺余，并很招摇地在最高处
结了几个又黄又大的果子。我先是很紧张
地看着一根细长的竹篙在墙外扬起；没几
天又很恐惧地看到墙体上松动了一块砖，
然后出现了一个窟窿，终于有人弓着身子
进来了，一个、两个……都是人高马大的
成年男子。我无可挽回地看着它人人可攀
之、人人可摘之。

不到半个月，它就面目全非，惨不忍
睹了。

􀳁 流年碎影

一棵枇杷树
许若齐

单从地名来看，就可以料到王圩是一个地处圩畈边的村
落，村民多是王姓。

王圩地处桐城市东南面，属双港镇。从大山流淌下来的
柏年河穿境而过，许多村民家的房屋就建筑在那幽幽长长的
河埂之上，河埂的两侧长满了青竹、笆茅、野槐等杂树杂草。
在没有铺设水泥路面之前，逢上雨季，河埂路面泥泞，行走十
分不便。这些年新农村的建设，也给这个地处圩畈的小村落
带来了很大变化，不光路好走了，景致也变得更美了。

王圩这个本无名气的小村子，今天能让外人知道，全是
灯会的龙灯给“舞”出来的。如今的灯会，已成为王圩一张
靓丽名片，更是桐乡大地极具民俗文化特色的一块招牌。王
圩灯会已有几百余年历史。明代战乱期间，王氏先祖从江西
瓦屑坝迁居桐城双港镇王圩，常来了祖传的龙灯骨架和一整
套舞龙灯的技艺。历经数百年的光阴流转，王圩灯会在世代
乡亲的坚守下，依然别有风情、别有韵味，已走出双港，走
出桐城，舞出了一片新天地。

每到农历的间年正月，灯会必定举行，它有一整套缜密
细致的流程：腊月十五开始扎制，正月初一开光，初二出
灯，元宵节前沉灯。出灯时，阵式浩大，前有排灯开道，武
猖、八仙浓妆游行,花篮灯、彩灯队边歌边舞，后面跟着锣
鼓队、蚌壳灯、灯笼队。这时，百余盏蜡灯齐亮，数十面大
锣大鼓喧天动地。出灯时，随行观灯的人群少则上千，多则
有万，浩浩荡荡，长达一两里路，柏年河两岸一时成了欢乐
的海洋。

早年的王圩灯会，图个喜庆热闹，祈盼新的一年风调雨
顺、生活安康。今天的灯会有了新的内涵：传承民族文化，让
人们守得住传统，记得住乡愁。据负责灯会的村民介绍，这些
年灯会募捐来的收入全部投入到助学、修桥补路、兴修水利等
公益事业上，灯会表演也与时俱进地增加了花蓝灯、连厢灯、
黄梅戏等群众娱乐活动。王圩灯会被列入安徽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明确了非遗传承人，保证灯会的传承和发展。

􀳁 安庆地理

王圩灯会
金宏兵

专注 吴海明 摄


